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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友 图cool

谈尊重导师和他人的科技成果
姻贾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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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世纪 80 年代，人工智能（AI）开始
复苏，并成为了最热门研究领域之一。

不少人认为，专家系统的出现是 AI 复
苏的重要因素。我是这么看 AI 复苏的。

一是计算机的普及使用。现在的年轻人
可能很难想象上世纪 70 年代的计算机。我
的学校在 70 年代时就有一台计算机，这台
计算机差不多有一间普通教室这么大，没有
屏幕、键盘等人机界面，更别说鼠标了。如何
输入指令和数据呢？只能用纸带机。在纸带
上打孔（比如说，有孔表示“1”，没孔则表示

“0”），在这种工作方式下，你可以想象，多数
人对计算机哪能不望而生畏？

时间进入上世纪 80 年代，情况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开始有了个人计算机，且计算
机有了操作系统，有了屏幕，也有了键
盘———普通人都可以使用计算机了，人们当
然会想着用它来做点什么事情。因此，计算
机所做的工作，就不仅仅是“计算”了。

二是应用的驱动，地质勘探以及其他各
行各业的大量数据要处理，医疗诊断面对复
杂病情如何处理等等。应用计算机是水到渠
成的事情。

三是由于 AI 变成了热门领域，很多的
研究或技术自然要攀亲。不管是什么研究、
什么技术，只要有可能，只要是使用了计算
机，前面加个“智能”就变得风光很多。这就
是“智能滥用”了。

这三个因素加在一起就促进了 AI 的
复苏！

还是先回到“专家系统”吧。所谓专家系
统，简单说，就是一个计算机程序。当然，这
个计算机程序同时又不那么简单。最基本
的，它需要有规则库、知识库、推理机、解释
器以及白板（也就是黑板，不过是虚拟的）等
等。这些都可以看成是一些程序模块。

人们设想，把专家的知识结构化（或者
计算机化）了以后，“放进”计算机里面，这
样，无论以后你遇到什么问题，把你的问题
输入计算机后总可以得到相应的解答了。

1975 年至 1979 年间，北京中医医院与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北京第二医学院
合作研究，开发出著名老中医关幼波教授对
肝炎的辨证论治诊疗经验的专家系统。只需
把患者的症状和化验指标作为数据输入计
算机，计算机就能完成编制病历档案、辨证分型、给出处方、
计算药价、开出病假条和医嘱等功能。据说是较为准确地反
映了关幼波教授对于肝病的辨证论治的思想。

这套专家系统不知道是为何，已经不使用了。
什么都不懂的计算机，一下子变成了“专家”，这岂不是

很好？那么，我们会遇到什么问题呢？
“知识”！没错，是“知识”！
在机器翻译时，我们遇到“语义”的问题，现在我们又遇

到“知识”的问题。费根鲍姆先生当年想必也是遇到了“知
识”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何他会提出了“知识工程”的概念。

可惜，我们人类的知识并不是什么都能“放进”计算机
的，有的东西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或者说，茶壶里煮
饺子———倒不出来！更别说告诉计算机了！再说了，人家老
中医诊病，那是“望闻问切”全方位地信息获取。所以呀，靠
计算机来诊断，是有点悬！

所以，专家系统的瓶颈就在于：知识表示、知识运用和
知识获取（学习）。

我这里并不是完全否定专家系统。计算机有计算机的
优势，比如说，记忆量大、记忆可靠、搜索速度快等。正确的
做法应该是，将计算机的优势和人的智慧相结合，我把这称
为计算机辅助问题求解（CAPS）。你看，这里没有用到“智
能”的字眼！

1981 年日本政府宣布开发第五代计算机 （智能计算
机）。日本政府的计划也是促进 AI 发展的一个因素。因为源
于此，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也增加了对 AI 的资助。

按照设想，第五代计算机与现在我们所使用的计算机
的最大不同可以归结为三点：1. 用推理机加问题求解系统
替代 CPU；2.用知识库、规则库代替一般意义下的数据库；
3.使用智能接口替代键盘、鼠标等人机接口，或者说，计算
机应该可以通过自然语言与人交流。

不难看出，第五代计算机本质上就是一个通用的专家
系统。

日本松下电信的总经理曾经得意地说，第五代计算机
就像空气一样，谁都可以使用它。

1985 年，第五代计算机的图像处理和语言识别部分停
止了研究。

同时停止的另一项研究是计算机的核心部分———知识
系统。研究团队选择了一条异乎寻常的途径，尽力研制知识
存储与检索的硬件而不是软件。

其实，到此为止，已经就可以宣告第五代计算机研制的
失败了，但还是拖了几年。

1992 年 6 月，在预定的研制期限到期三个月后，日本
政府终于宣布第五代计算机研制失败。

除了科研体制之外的，第五代计算机应该是栽在“知
识”和“自然语言”这个问题上。当年的决策者过低地估计了
使计算机“智能化”的难度。

专家系统是否能称为成功？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
敢妄加评论。我想就 AI 研究中存在的局限性谈谈自己的
看法。

重技术轻理念：有多少从事 AI 研究的人，往往都是一
头扎入 AI 的某个具体的方法。没有多少人想到了解“智能”
的真正含义；没有多少人从认知科学的角度看问题；至于有
过哲学层次的思考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设想一下，第五代计算机的决策者，如果能在决策之
前，听听一些哲学家的意见（尽管他们平时显得“很无用”），
如果其领军者能有哲学层面的思考（想想计算机到底不能
做什么），第五代计算机也许不会死得太惨！

重方法（框架）轻知识：所有 AI 的方法和技术最终是要
靠计算机编程来实现的。所有从事 AI 研究的人往往都会突
出自己的方法（或算法），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在实现其方
法时已经不知不觉地将自己解决问题的知识“放进”程序中
了。大家都知道，问题的解决最终是要靠“IF……THEN
……”的方式来实现（不管有多少重的循环或者多少次的嵌
套）。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在“IF……THEN……”中最有
价值的部分是其中包含的知识。

专家系统尽管提供了一个专家的框架，但最终发挥作
用的，是其中的“知识”。

“知识”始终都会是 AI 的一个瓶颈，知识如何获取、
知识如何表达、知识如何运用等。更为困难的是，如何创
造知识！ （http://blog.sciencenet.cn/u/xiaoyanghe）

书生 见

陈寅恪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很陌生，不知何
许人也，更不知其显赫的家世以及其渊博的学
识、独特的人格魅力、遗世而独立的学人风骨；
只知其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陆建东所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打开
了一段尘封的历史，向我展示了一代大师的
真实生活以及学术人生，让我领略了大师风
采及其晚年的悲惨遭遇。

陈寅恪 1890 年 7 月 3 日出生于湖南长
沙，其祖父陈宝箴官至湖南巡抚，积极支持戊
戌变法运动，颇受曾国藩器重，其父陈三立文
采非凡，擅长诗文，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
一起被称为“晚清四公子”。陈寅恪出生于这
样的家庭，受到很好的启蒙教育。12 岁就东渡
日本留学，此后先后到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瑞
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美国哈佛
大学留学。尽管他到国外留学数十载，学问大
得惊人，但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他居然没有获

得任何文凭。学成回国后执教于清华国学研
究院，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被称为四大
导师。

陈寅恪学识渊博，学贯中西，博通今古，
精通十几种语言，研究领域极其广泛，涉及历
史、宗教、语言、文化、文学诸领域，被称为一
部活历史以及教授中的教授。

他淡泊名利，不媚俗，不溜须拍马。国民
政府教育次长杭立武以高薪、高职位外加一
幢独栋别墅以及巨额的安家费聘请其到香港
工作，他却毅然拒绝了。

他为学术而学术。其好友王国维死后，他
曾写到：“非所论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他不关心政治，作为无党派人士，与国共两党
都没有直接关系，在那个年代，他居然拒绝参
加任何政治学习活动。他所求不多，只求能够
精心地作自己的研究。

他自负清高、孤僻但又不失热情与友好。

新中国建立之初，他竟然拒绝担任中古所所
长；同时，他还经常拒绝学校组织的各种活
动，甚至还公然拒绝手握实权的政要，比如像
康生之流的政要。但他却与陈序经、洗玉清、
冯马超、陈毅、傅斯年、陶铸、杜国庠、梁宗岱
等保持着良好的友谊，甚至对护士、校工梁彬
以及京剧演员都热情有加。

他注重人品与气节，认为作为一个学者
最重要的就是尊严，为了尊严宁可被杀，而不
可被辱。当他发现自己最看重的学生汪篯背
离其治学的精神，他认为自己的学生变节了，
于是不承认汪篯是他的学生。尽管在“文化大
革命”那个年代，他受尽了煎熬与痛苦，但是
为了尊严，没有说过违心的话。

他坚忍、顽强、治学严谨。在晚年双目失
明，双腿不能行走的情况下，依然著书立说，
并对自己的作品要求极其严格，改之又改。

他一生践行“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

认为“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高于政治，高
于学术。他所做的工作并不在于值不值，而在
于是否秉持了“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所
以他在晚年并没有做什么惊世骇俗的课题，
而是十年如一日著述《柳如是别传》。

正是因为其坚持“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
神”，使他与那个动乱的时代格格不入，成为一
个逆时代潮流、不识时务之人，这无异于螳臂当
车、蚍蜉撼树，因此注定了他晚年的悲惨命运。

有的人死了，如烟消云散；有的人死了，
却还活着。陈寅恪显然属于后者。在他身上能
够看到一种超越时代、超越种族、具有普世价
值的精神。正如其在王国维碑文中所写：“先
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
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
纪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将永远被
世人铭记。

（http://blog.sciencenet.cn/u/zywsict）

陈寅恪———知识分子的楷模
姻张忆文

我原以为广东没有什么值得看的古
镇，但一到松口古镇，那就不一样了。这是
一个非常值得看的古镇。

松口古镇地处闽粤赣三省交汇处，水
陆方便，松口镇曾是广东内河港第二大港
口，是历史上的商贸重镇。松口可说是客家
人由闽迁粤的始居地之一。经千年孕育，具
有丰富的客家人文资源。

松口是中国广东省梅州市梅县的一个
镇，建制早于梅州，它是客家先民南迁的始
居地之一，也是明末以后客家人出南洋的
第一站。受南洋文化的影响，松口的街道大
多是中西结合，清末民初就有洋楼。这里也
是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的策源地之一，文
物古迹、天然风景比比皆是。

（http://blog.sciencenet.cn/u/ssglwu）

姻吴国林 图 文

我们今天的社会从上到下普遍缺乏对知
识产权的尊重。我们说要尊重科学，要让“赛
先生”真正走入国门、登堂入室，而对原创科
学思想提出者的尊重、对科学成果归属的正
确认定是尊重“赛先生”的一个核心内涵。在
学术或技术竞争中采取拿来主义，是普遍现
象，即便是比较规范的美国社会亦是如此。

记得差不多十年前，我在上海交大药学院
工作时，亲身经历过小小的一例（潜在的）学术

“失范”。那时我们学院有一名药理学王教授以
学术休假的名义离开学院一段时间，走时他让
实验室的几个助手和学生转到别的课题组去，

这也暗示他可能不会再回来工作了，其中一名
博士生因此转到了我的组里。

有一次这名学生交给我一篇文章稿件，
请我帮着修改发表。我看后，认真地跟这位学
生谈了一些基本道理：这个工作很棒，值得发
表，但它不是在我的指导下完成的，研究的思
路和经费都来自于王教授，所以我的建议是，
第一，须征求王老师的意见是否发表；第二，
我的名字不出现在文章中，因为没有实际贡
献。后来学生跟他的老师电子邮件联系后，告
诉我，王老师不同意目前文章的作者排序，按
贡献，他师兄应排在前面。学生有点委屈，认

为他本人对工作细节的了解更多，而这篇文
章对他毕业可能帮助很大，希望我能帮他一
下。我安慰他说，到了我的课题组，须按新的
科研课题作为 degree work 毕业，只要努力
干，肯定能在新方向上发文章而顺利毕业的，
这一点可以放心。至于那篇文章的贡献和作
者排序问题，我无从判断，他的导师是个有经
验的教授，就交给他去处理吧。所幸这名学生
听了我的建议，没再折腾，而是专注于新的课
题，不久在新的课题下发了文章并顺利毕业。

后来，那个学生的前导师老王同志休假结
束，决定回归药学院，于是，他像胡汉三一般充

满诗意地回来了。那件论文的事尽管过去很久
了，王教授显然还没有忘记，有一次我们学院
聚餐，他老人家特地端着酒杯跑来敬酒，真诚
感谢我在他离开的时间里对他的学术成果“没
有下黑手”，而是采取了“规范化”处理方式。

记不清酒席上我俩是如何高屋建瓴、字
字珠玑、深入浅出地共同探讨学术规范和成
果归属这类大问题的，今天回忆起来，依稀仿
佛好像有一句是这样讲的：“老王你也太小看
我了，咱再怎么没学问，这点职业操守都没有
的话，以后还怎么混哪！”

（http://blog.sciencenet.cn/u/weijia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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